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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一事付鸿毛”：论秋瑾的生死观及其当

代价值

张丽华，郭诺明

摘要：大人意识是秋瑾生死观的基础与动力，拯救意识是价值选择与实现路径，超越意识是终

极目的，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秋瑾生死之思的内核。大人意识具体展开为自作主宰的英雄主

义意识与合群、爱群的集体主义意识。拯救意识则根植于当时的民族矛盾与男女不平等，“铁

血主义”的激进的民族革命与“男女平权天赋就”女权运动是秋瑾人生观建构的实践路径，“天

教红粉定神京”是秋瑾对自我生命价值实践路径的期许。超越意识体现为对死亡的超越，是秋

瑾人生观建构之终极目的，是大人意识展开的必然结果，也是彰显其拯救意识和救世行为的指

南针，超越意识的出发点是构建“身后万世名”的精神生命，基本内涵是“只有英雄忠义辈，

肉身虽死性灵存”的死而不朽，价值取向是舍生取义。探析秋瑾生死之思的真谛，对于当代建

构科学的人生观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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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有生即有死，生死是人生的两面。死亡是每一种有生之物的必然结局，也是人类无法抗拒的

命运。一般来说，生存在于可感可知的经验界，死却存在于不可感知的超验界。故而，对于很多人

来说，谈论人生问题，其实谈的是如何生的问题。对于如何死的问题却关注不多，甚至颇多错误的

认知。有人以为死亡是人从有到无的过程，其实质是让人一无所有，因此这些人将死亡视为能吞噬

一切的黑洞，对死亡采取一种回避、漠视的态度，但死亡并不因此不降临。也有人认为死亡不仅是

人生的一部分，更是“人类存在、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甚至于“生命的意义及成长的关键即在于死

亡”。对此，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的存在”。正是在死亡的威胁下，才逼出了人的本真。因为人

在死亡面前无所遁形、无法逃避、更无法作伪。人不仅要思考如何生的问题，也必须思考如何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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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对死亡的思考、抉择和实践就构成了所谓的生死观，生死观之建立又反过来指导、规定人

如何活。换言之，人不是通过如何活来决定如何死，而是要以人如何死决定人如何活。如果一个人

不思考死亡问题，那他的人生注定无法迸发出耀眼的光芒。面对人生之有限，唯有点亮生命的亮度、

提升生命的高度、延长生命的长度，才能在死亡中获得成长。故此，人面对死亡，如何才能有尊严

地去回应并由此获得对人生之觉解，这是生死学的核心课题，也是本文以秋瑾的个案来探析生死观

的缘由所在。

秋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女性之一。作为一名革命者，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解放、女性解放的

伟大事业中去；作为一名诗人，她用诗歌痛斥当时的腐恶，热情地讴歌铁血主义，炽热地呼唤女性

的觉醒，可以说，刚与柔、剑气与萧琴，侠骨与柔肠，在秋瑾的生命世界中构成了绚烂多彩的色调。

她悲剧化的陨落，更是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悲惋，也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但对其生死观的专题研

究却非常薄弱，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秋瑾虽非经院式的哲学家，她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却有着深刻

的洞见。作为一名革命者，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随时可能牺牲，也就迫使她不得不思考死亡的问题。

正是对死亡问题思之熟、思之透，秋瑾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建构了一套英雄主义的人生观。通过

对死亡的体知，又进一步提振了她对人生的理解，坚定了她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说，秋瑾正是

一个这样认真思考，并认真准备如何死亡，并由此获得不朽生命的人。秋瑾慷慨壮烈的生命实践所

引发的思考，在当下仍具有深切的意义和价值。

一、“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的大人意识

生死观之基础在于对人的本质（我是谁）的界定。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人是意义动物。赋予

自我以意义与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即人只有通过对自我本质的界定，才能决定如何

展开人生。秋瑾对于决定自我的本质的界定是“大人”，秋瑾又称之为“英雌”。通过对自我本质的这

种界定，才能确立秋瑾人生之基本进路以及实现生死超越的路向。

（一）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

大人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英雄主义。在秋瑾的诗文中，这种大人意识或者说英雄主义反复出现，

可以说是其生命意识的核心。在《泛东海歌》[1]84、[2]70中，秋瑾以一种激昂、雄奇、浪漫的笔调写出

了一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与造物者同游的大人形象，她“骑白龙”“跨猛虎”，“与神物游”[1]84，而

视碌碌尘寰者“安足伍”[1]84。秋瑾此诗，与陆九渊的《大人诗》在取象上有某种内在的契合。不同的

是，陆九渊所谓的大人是儒家的圣人，而秋瑾笔下的大人实际上却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者。

生活在清末的秋瑾，之所以能迸发出这种慷慨激昂的情怀与深沉的生命意识，从而冲决时人异样的

目光和无形的桎梏，成就其大人的人格，既有她长期在湖南生活养成的火辣与不服输，也有因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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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婚姻生活的际遇而产生的“移情”；既有西学东渐后的文化熏染，更是她对时代命运与自我责任的

深刻体知。[3]

众所周知，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周旋中是不断颓败的。在这种颓败中，国家颓丧，人心涣散，

外敌环伺，内政腐败，值此之境，“中华偌大竟无人”[1]94。平心而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也

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变革去应对时局，但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精英如李鸿章也只能

用“糊纸匠”来形容自己的无力与尴尬。可以说，清末落后的治理能力与内外交困的现实让这个老大

帝国摇摇欲坠，旧的方法已然行不通，新的方法尚不情愿学，内部矛盾无法消弭，外部困境难以化

解，被甩入世界丛林的时人茫然无措，不知所以，这就是秋瑾所谓的“没个英雄作主”的时代。没有

人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才让秋瑾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中逐渐形成自作主宰的英雄主义。

秋瑾所反复讲的“独立”“自立”就是自作主宰的英雄主义的具体表征。正是“没个英雄做主”，所

以秋瑾自作主宰，这也是秋瑾不断追求民族独立，积极投身妇女解放事业的内在精神之源。她认为，

此种独立的、自作主宰的精神“似火燃”，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些星星之火种，就深植在

具有“儿女情、慈悲志”的能够为民族之独立与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的心中，他们力挽狂

澜、中流击楫，只思“拯斯民于衽席，奠国运如磐石”[1]19。秋瑾她自己也颇以这样的“大英雄”自许，

并冀望“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1]13。正是这种先驱精神，让秋瑾的大

人意识在时代的呼唤中进一步的升华和凝结，从而为其英雄主义人生观之形成以及人生之实践注入

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非合群不可

秋瑾不仅对自我有着很高的期许，也希望当时中国的四万万同胞，特别是二万万女同胞能觉醒

和振奋。她曾声情并茂地写道：“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彼人之奴隶也。”[1]41因此，

秋瑾真挚地希望二万万的妇女同胞能走出幽深的闺房，穿上轻便的服装，迈出小家，融入大家，走

入学校，走向社会。从而培养独立之人格、习得专门之才能，“做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

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1]122，最终成为“庄严国民之母”，为“家庭教

育之改良，社会精神之演进”之事业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妇女要进入社会，融入社会，要想自立，

首先要做到“合群”。对此，秋瑾认为：“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学艺不可，非合

群不可。”[1]32不仅女子非“合群”不可，男子又岂能外之。故而，秋瑾认为：“芸芸众生，孰不爱生？

爱生之极，进而爱群。”[1]21自爱、爱生、爱群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族群、社会、国家应尽的责任。

如果自己所在的种族、国家不保，那么作为个体就必然会如飘摇之草木，陷入悲惨之命运而无法自

拔。爱群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体现，即能否促进其族群之生存与发展。

因此，所谓的“合群”意识一方面是秋瑾自主主宰的人生观在社会中的落实，同时，“爱生”“爱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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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又导致其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倾向于走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

如果说自作主宰的英雄主义是秋瑾大人意识的理想面，那么“合群”的集体主义就是秋瑾大人意

识的现实面，二者共同构成了秋瑾人生观的底色。理想面偏主观，现实面偏客观。如果仅考察其主

观面，则容易误认为秋瑾是一个唯意志论者。若进一步考察秋瑾的大人精神的客观面，则其倡女权、

倡铁血主义，特别是她身体力行，在浙江绍兴的大通学堂训练革命同志，准备革命暴动等，无不是

脚踏实地之社会实践的具体表现。

二、“天教红粉定神京”的拯救意识

拯救意识作为大人意识的延伸，是秋瑾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然抉择，是秋瑾人生价值展现之具体

实践路径，其目的是要解决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秋瑾既以“先驱”“先导”的“大人”自命，则其

当时的形势之下，迸发出拯救斯民于水火、解救万民于倒悬的拯救意识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秋瑾基

于对自我本质的设定以及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认知，建构了将人生与政治高度凝结的人生观，质而言

之，秋瑾的人生观存在着人生政治化的倾向。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秋瑾的拯救意识就是对于自己

的族类所受的苦难与屈辱的抗争；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秋瑾的拯救意识集中于对男女平权的高度

渴望和自觉追求。秋瑾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公不义，主要体现为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与男女不平等的矛盾。虽然秋瑾也意识到了欧风美雨的激荡，即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但显然只

是偶然提及，并未视为主要的矛盾予以审视，这也是当时的时代和思想观念所决定的。

（一）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

在清末沉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可谓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在种种的矛盾之中，包括秋瑾在内

的很多革命者将所有矛盾的矛头指向了清政府的统治，即认为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首先要以民族革

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之后方有可能。对此，秋瑾认为，在清末“欧风美雨，咄咄逼人”[1]21“满

贼汉奸，网罗交至”[1]20的现实之下，清政府一方面对革命者残酷镇压，一方面也预备实行所谓的“立

宪”。不过，在许多革命者看来，所谓的“立宪”，不过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也不过是“制我

汉族之死命”[1]20而已。在秋瑾等革命者看来，此时的清政府已然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因而，秋瑾

发出了“今日之时势，有不容不革命者乎”[1]20的呐喊。此时革命已经被秋瑾等革命者看作是当时必然

的抉择，故在秋瑾的诗词中，“刀”“剑”是非常核心的意象，以“刀”“剑”之锋利，寓意革命之决绝与

行动之力量。秋瑾面对腥风血雨弥漫的现实情境，认为只有用“干将”、“莫邪”这样的宝剑，才能够“斩

尽妖魔”，打破黑暗，重见光明。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达到“澄清天下”的目的。

至于其代价如何，则“成败利钝不计较”。在秋瑾这样的革命者看来，“铁血主义”或称“赤铁主义”是

其生命政治展现的场域，是其拯救祖国于危难最重要的手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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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女平权天赋就

民族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族之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男女平权的目的则在于解放女性，实现男

女平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由来已久。秋瑾认为：“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1]5也就是说，男

女本来没有分别，此亦人也，彼亦人也。如果要说有分别的话，男女的不同不过是性别与社会分工

的不同，其本质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在人类的世界中，不存在单性别的社会。因此，男女是相互依

存的，双方都是以对方不可或缺的存在为前提。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却出现了以男权抑制女

权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及以“三纲”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从而将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现

实境遇。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大多数女性也被潜移默化地趋向于认同这一观念。正是在女性的自

我否定中，女性被拘束在狭隘的生活世界中。秋瑾认为，正是由于当时的女性只知依傍男子，缺乏

自觉自立自主的意识，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而将富贵贫贱的际遇转化为命好不好的问题。

命好则安享尊荣，“奴仆成群”“前呼后拥”[1]14；命不好则气闷闷地受着，眼泪常常滴着，生活是巴巴

结结地过着。一句话，就是不知自立、自强、自尊为何物，也不知即便是这些所谓的命好的女同胞，

不过是被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束缚的紧紧的”[1]14，可谓是“一世的囚徒”[1]14，故秋瑾认为广大的女

同胞仍然“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1]14，甚至有很多的女性也把这种“一世的囚徒，

半生的牛马”的生涯视为理所应当。对此，秋瑾希望女子要摆脱思想观念的禁锢，挣脱“奴隶的名儿”，

洗涤认命的心态，首先要有志气。唯有志气，方能自信自立。自信自己能“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

开工厂”[1]15，能够“智识学问历练就”，从而实现“自己养活自己”，由此自立，摆脱依附和坐食。秋

瑾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女性，还循循善诱地列举了女子自立的诸多益处，如“可使家业兴隆”，“可使男

子敬重”，“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1]15，等等。

秋瑾积极宣扬女权，认为“男女平权天赋就”，即男女之间权利平等是天赋的，但有时秋瑾又对

这种“天赋”的“男女平权”表现出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秋瑾一方面以古代的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

女杰为榜样，认为“人类之中，女子最慧”[1]122，“女英女杰知多少,男子犹且不及焉”[1]155，即女子不仅

不是不如男子，不少女子更是比一般的男儿更可能的杰出者，甚至于迸发出“天教红粉定神京”的呼

声，即女子也同样有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另一方面，秋瑾又不自觉地显现出“男性化”

的倾向，如秋瑾改易男装，“俨然须眉”。又如其《满江红》中的“身不得，男儿列”[1]101，所谓“身不

得”，正是其所欲得。对此，邹勇认为，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与思想资源无法给秋瑾以更多的参照，

“导致秋瑾认知上的贫血，让她认定男女想要平权，是需要通过模拟男性来完成的”[4]126。概而言之，

秋瑾通过易装、革命等手段不仅“摆脱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束缚，更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蜕变”[5]73。

通过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和提倡女权，秋瑾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具体的路径，使其不再是

“三年造反不成”的“秀才”，而是积极奔走、努力践行革命思想的革命者。虽然，秋瑾“出师未捷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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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但其精神已经突破了时空，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

三、“死生一事付鸿毛”的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是大人意识展开的必然结果，也是彰显其拯救意识和救世行为的指南针。超越意识是

秋瑾生死观最重要的向度，它需要追问如何实践其生死观，如何跨越人生之有限而臻于无限，甚至

于思考如何在生死体验中获得生命的升华。作为一个英雌，秋瑾应该有这样的追问：我与其他的女

性，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又如何去展开其所欲拯救的世界呢？更重要的是，我终极目的

是什么？这些追问反映在人生观、特别是生死观中，就必然会思考生死的意义是什么？应该如何去

面对、接受死亡，甚至会思考如何在死亡中实现生命的超越性意义等。

（一）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

死亡，在大多人看来，是极力要避免和逃避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就意味着丧失一切，所

有的物质财富都会易主，感官欲望、心理之活动都通通会消失。故而，这些人将死亡视之为“黑洞”，

终身试图挣脱这个“黑洞”，却无人能够真正的挣脱。不过，也有人认为，既然死亡既然无法避免，

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充分实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以达到超越死亡的终极目的。而要超越生死，必有

一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用秋瑾的话来说，就是“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1]39。由此可见，秋

瑾所试图建构的不是一时之功业，而是如何实现不朽。

秋瑾之所以能以英雌自许，以建不朽之功业为己任，首先应归因于秋瑾的婚姻悲剧使得其在家

庭中无法实现其价值。在自由、平等观念的熏染下，她将其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由狭小的家庭转向

了广阔的社会。试想，如果秋瑾家庭和美、琴瑟和谐，她应当是一名优秀的文学家，而未必会成长

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秋瑾在给其兄长秋誉章的信中写道：“使得一佳弟子而事，岂随（遂）不能稍

有展施，以光母族乎？”[1]38于此可见，家庭婚姻的不幸对秋瑾的影响非常大，秋瑾则用“水激石则鸣，

人激志则宏”[1]38来表明这种影响。其次，秋瑾在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理念之后，迸发出对

这种价值积极追求的意欲。秋瑾正是在“曙光新放文明后，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

就”[1]117后“责任上肩头”[1]117，并以“中国苏菲亚”[6]25-31，[7]34-37自励，着力于唤醒广大的民众，唤醒广

大的女性，激发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试图扭转乾坤，以实现“恢复江山劳素手”[1]117的宏愿。最

后，人生是求一时之功业，还是求不朽之盛事，这是一道关于价值观的选择题，中间并无苟且的余

地。秋瑾既然选择成就不朽之盛事，在家与国、身与义中必然有其取舍。

（二）为国牺牲敢惜身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必然面临着流血牺牲。死亡对于革命者而言，不是遥远的空洞的语

词，而是切切实实会发生的，是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秋瑾认为，革命者中也有真伪之分，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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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革命者，一种是投机者，后者只是将革命当作实现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已。秋瑾认为后者会在

利益的引诱下，会轻易地丢弃革命理想，因为这些人“无非是为自私自利起见”[1]163，若清政府能许

以利益、赏以官职，诱以富贵，这些人便“将排胡耶、革命耶这些话，丢到爪哇国去了”[1]163；真正

的革命者，他们为了“报祖宗的仇，光复祖宗的土地，为自己的汉人造幸福”而努力奋斗，其目的不

是为了获得“虚名誉”，而是为了整个族群谋幸福，故而他们在面对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时，也

不会放弃其信仰，唯有如此，才能够做到“不惧生死”“不畏艰难”，才能说是“真革命家”。秋瑾以革

命为己任，在徐锡麟遇害后，有人劝其避难，离开绍兴。但秋瑾不为所动，继续按部就班准备起义

相关事宜，最终被害。在此，笔者试图从更长的心路历程来考察秋瑾的革命献身精神。

首先，就革命的献身精神的心理准备而言，秋瑾早就有所思考。秋瑾认为，为革命而死，是一

种光荣。而这种光荣，却尽为男子所占，实在是女界的一种耻辱。秋瑾认为革命是全体同胞之事，

没有男女之别，而应一体尽责，共同努力奋斗。于此可见，秋瑾对于自己的死亡，特别是作为女性

革命者为革命而死，有着清晰的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死亡具有了宗教性的超越意义。

其次，秋瑾清晰地界定了如何实现不朽。她认为：“只有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性灵存。姓名遍

布人钦慕,功业巍巍救我民。卫国卫民留正气,这般人物万年尊。”[1]130人生无论长短，总归是要死亡

的。但死亡之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意义却是不同的。有些人虽生犹死，有些人虽死犹生。虽死犹生，

就是《道德经》中所说的“死而不亡”。人一定会消亡的是其肉体，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肉体的

成住坏灭是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但精神生命则有所不同，它作为一种实存而易为人所忽视的生命

形态，它就如光明一样可以冲破黑暗，只要生命之光辉达到一定的程度，便可突破时空之限囿，以

至于不朽。在秋瑾看来，这些“英雄忠义辈”，肉身虽死，但“性灵”永存，故而“这般人物万年尊”。

最后，就秋瑾的生死实践来说，充分践行了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秋瑾被捕后，受严刑拷打，

但坚贞不屈，“坚不吐供”，仅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尔后，引颈就戮，神色无异。由此可见，

在秋瑾的头脑中，已经无数次地预演过自己的死亡。真实的死亡，不过是无数次中的一次罢了。正

因为其思之熟，故能在变故之中能从容应对，生死不惊，视死如归。

四、秋瑾生死之思的当代价值

秋瑾正是一个这样认真思考，并认真准备如何死亡，并由此获得不朽生命的人。其慷慨壮烈的

生命实践所引发的思考，在当下的人生观之建构与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深切的意义和价值。透过秋

瑾的生死之思，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正确体认“我是谁”是建构科学的人生观的基础

“我是谁”，即有关人的本质的思考。古今中外，不同流派的思想家皆对此问题有过阐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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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无疑是最深刻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8]501。也就是说，处于历史中的不同的社会实践水平所关联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不同

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从而也决定了不同的人的本质。现实中的人必然面对

已然铺就了的无形的社会网络，从而为人的实践提供前提，同时也限定了人的实践场域，因此这张

无形之网先在地塑造了人生的底色，但人面对这种既定，不是纯然被动的，人也可以在这张网络中

不断地自我认知与重新塑造。

对于秋瑾而言，时代的底色是她无法拣择的现实，不过她并不因此而怨天尤人，相反，她以花

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性豪杰为楷模，以中国的“苏菲亚”自任，积极吸纳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日

本的武士精神以及西方的“平等”“自由”等价值，认为“为人须为人中雄”[1]79，在面对时代危局时，她

毅然决然地践行“闺人欲负戈”[1]77的抱负，并在革命实践中与革命同志“相与挽颓波”[1]77，将革命的

浪漫主义与人生目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了秋瑾英雄主义的人生观。秋瑾

以其慷慨壮烈的生命实践证成了其生死之思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不同的时代，人生观之建构有不同的主题，但通过自觉体认“我是谁”，是建构人生观之

基础的通义。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像狼一样，则其人生之实践必然以他人为地狱，不择手段地

攫取功名利禄。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不过是比狮子更凶狠、比鹰看得更远、比狼更狡诈的存在而已，

而人类世界也不免退化到丛林世界。因此，正确地体认“我是谁”，既要确立个体生命之边界，充分

尊重个体的发展，同时也要意识到，个体与群体是不可能分割的。个体唯有将小我与大我紧密地联

系起来，从小我走向大我，从个我走向类我，建构一种大我、类我的人生观，并在这种建构中与国

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这样，个体的生命本质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才能得到最

大程度地彰显，个体的生命才能突破有限，臻于无限。

（二）自觉思考“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

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如何，不仅取决于每个人对其自我本质的规定，也取决于一个人对自我道路

的抉择，更取决于一个人对自我价值实现路径的致思和实践过程的致思。对自我本质的思考，是对

人的内在规定性的致思；对“我该做什么”“我该如何做”的思考，则是对人生价值实现路径的致思。

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同时也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客观性和人的生命本质的外在性的评判标准。因

此，人生之建构过程，必然体现为内在本质的体认与推进人生价值实践路径的结合。

对于秋瑾而言，她面对“茫茫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1]81的艰难局面，激发了她“苍天有

意磨英骨”[1]84的豪气，认为“英雄事业凭身造，天职宁容袖手观”[1]87，因此她“欲从大地拯危局”，而

其拯救危局的主要路径，则是投身革命和倡导女权运动。而其路径的确定，则是从当时社会的主要

矛盾出发，以解决时代问题为其人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秋瑾生死之思的重要结论。秋瑾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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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困境中“奋然自拔”，为了实现其理想，不屈不挠，直至英勇就义。这一点是很值得珍视的。

在当下，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的微妙时期，

一个人在此情境之下，能否自觉地将国家民族的命运、时代的主题内化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抉择与人

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之中，是新时期给每一个人的考卷。每一个中华儿女能否踏踏实实，踏石留印，

抓铁留痕，自觉地筑牢人生之基，走稳人生之路，在这场人生的答卷中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是对每

一个人的考验。一个人的贡献或有大小，但只要涓滴汇入江海，抔土积成高峰，则虽小而大；相反，

必然流入歧途，则似大而小。

（三）建构自觉的生死观有利于生命个体应对死亡问题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相反，死亡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的回应死亡

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理解生命是多维的。郑晓江先生认为，作为多维的生命综合体，首先包含生

理性的物质生命、关系性的精神生命两个主要维度，而关系性的精神生命又包括血缘性的亲缘生命、

人际性的社会生命以及超越性的精神生命等。[9]多维生命的实存构成了生命的实相，它也决定了人

的生命意义建构与实践展开场域的丰富性。生命固然是多维的，从理论上也可以预设多维生命皆臻

于极致的可能性，但就现实而言，一个人的生命实践不必然要求也不可能填满所有的生命维度。当

秋瑾全身心地投身革命时，她的婚姻、家庭、人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消隐；当她面对屠刀时，她的

肉体生命因此而殒没，但秋瑾的精神生命并不因此而烟消云散。因此，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该结合

自身的生命情境，选择适合自我生命展开的维度，这是一个人实现其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基本致思。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死亡只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如上所述，生命是多维的，但多

维生命的地位和作用却有不同。肉体生命作为可感可知的存在，是人生的基本要素。但肉体生命的

存续相对于死亡来说，却是短暂的，而精神生命既可以在肉体生命之中，也可以溢出肉体生命之外，

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肉体生命之终结，不过是人的生活的中止，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必

然终结。所谓的死亡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生命维度的抉择问题。而如果意识到死亡不仅是人生

的一部分，甚至于“生命的意义及成长的关键即在于死亡”[10]9,则生死之抉择将因对生命意义理解之

不同而有不同。对于秋瑾这样的革命者来说，就是舍生取义，还是求生忘义的问题。她清醒地意识

到，肉体生命的死亡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此时还是彼时而已，永存之“性灵”

方是生命永恒性的基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轻掷肉身，这些革命者之所以抛头颅、洒

热血，不过是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不得不做出的抉择而已。对于当代的大多数人来说，都很在意经

营生活，着意保存肉体，但对精神生命之培育却往往有所不足。肉体的温寒饥饱，显而易见；精神

之饥渴意欲，却忽而无感。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有将善生与善死结合起来，将肉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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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养与精神生命之建构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高的人生品质。

最后，死亡作为每个生命个体无法避免的事，应通过以死观生的方法，通过对死亡的致思建构

人生超越的可能性。秋瑾通过自觉地思考如何实现“身后万世名”，在这种思考中自觉地、坦诚地面

对可能的死亡，故在真正的死亡面前，才能视死如归。当下的教育，教育者及家长对如何生的部分

讲得非常充分，但对如何面对死则语焉不详，甚至刻意回避。因而，现实中就出现了对于死亡一事，

小时候不教、年轻时不想、老了乱想的现象。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推动生死观的教育，让人们更全

面的体知死亡的真相，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此，当死亡降临时，人们就能顺受其正了。人最大的

自由，就是面对死亡的自由。秋瑾正是对死亡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觉解，才能够从容就义。当然，当

下的时代与秋瑾不同，但死亡并不意味着更容易应对，关键的问题在于生命个体是否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

五、结语

秋瑾对时代的定位是“黑暗”，对自我的定位是“英雌”（大人意识），“英雌”展现生命力量之场

所在国家社会（合群意识），“英雌”之责任是拯救生民于水火（拯救意识），其实现路径是发动“革

命”和提倡“女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其所“经意”的“身后万世名”（超越意识），并实现生命的终

极目的。就秋瑾的三大生命本原意识中，大人意识是基础，是动力；拯救意识是行为，是路径；超

越意识是终极目的，三者共同构成秋瑾生死之思的内核。概而言之，其生死之思透显出一种英雄主

义的人生观。其生死观虽然有其时代性，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含英咀华，充分借鉴吸收秋瑾人生

观、生死观的有益养分，为当下人们建构科学的人生观、生死观提供积极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秋瑾.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秋瑾.秋瑾诗文集[M].郭长海，郭君兮,辑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70.

[3]张弛.走出闺阁与性别想象——论居湘时期的秋瑾及其诗作[J].中国文学研究,2019(01):145-151.

[4]邹勇.秋瑾之死——铁血英雌的留名情结[J].文教资料,2018(35):124-127+114.

[5]黄华.始信英雄亦有雌——中日学者笔下的秋瑾装束[J].妇女研究论丛,2015(02):73-80+89.

[6]符杰祥.“中国苏菲亚”是怎样炼成的——秋瑾与“西方美人”的文化政治[J].文艺争鸣,2016(07):25-31.

[7]谢俊美.从自我形象设计探究秋瑾的梦想与追求[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03):34-37.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9]郑晓江.论人类生命的二维性四重性——以自杀问题与人生意义问题为中心[J].广东社会科学,2010(05):51-56.



张丽华，郭诺明. “死生一事付鸿毛”：论秋瑾的生死观及其当代价值

华人生死学，2025，（2）：52-62. 62

[10]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成长的最后阶段[M].孙振青，编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93：9.

作者简介（ID）：

1．张丽华，女，硕士，南昌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

Email:254563040@qq.com

2. 郭诺明，男，博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生死哲学，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学府大道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330038。

Email:56598223@qq.com

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江西省高校教改课题“数字化红色文化赋能《思想道德与法治》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项目编号：JXJG-24-10-11


